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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识别国家公园范围内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KBAs），合理分配有限的保护资源，本研究以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核心保护区域为例，采用网格法进行植物群落调查，依据《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优

先保护物种名录》确定研究区域内的优先保护植物物种，根据样地内的优先保护物种数进行生物多样性关键

区域识别。结果表明:（1）在所调查的 195个样地中，共记录到 67种优先保护植物，占所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

公园优先保护植物物种的 65.05%；（2）当优先保护物种≥4种时，识别为 KBAs的样地占比 57.44%，当优先保

护物种≥5种时，识别为 KBAs的样地占比 40.00%，当先保护物种≥6种时，识别为 KBAs样地占比 25.64%；

（3）白水管护辖区、新安管护辖区和南喜管护辖区具有更高的保护价值，对整体 KBAs识别结果的贡献率超

过 70%。本研究尝试利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优先保护物种名录》进行 KBAs识别，识别结果能够更加

具体地指导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旨在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全面开展 KBAs识别提供重要技术

支撑，为中国国家公园 KBAs相关工作提供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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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生物多样性丧失是一个紧迫的问题，遏

制丧失已成为众多国际协议与目标所聚焦的核心

要点。然而，世界上许多地区关于物种分布、受威

胁的数据有限，而且已建保护地空间分布的“随机

性”导致其未充分覆盖重要的保护对象，生态代表

性较低[1 − 2]，全球生物多样性仍在持续减少[3]。因

此，在保护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如何以最低成本实

现保护效益最大化，优化保护地空间布局是生物

多样性保护研究热点之一[4 − 5]。国际社会承诺通

过执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和相关的“爱知目标”来

遏制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尽管目前全球保护区和

其他有效区域保护措施的覆盖率已增加到全球陆

地面积的 17%，但这仍低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

生物多样性框架》 [6] 提出的到 2030年保护至少

30%土地的目标。同时，由于缺乏适当的数据来

确定保护行动的优先顺序，以植物多样性为目标

的保护工作往往受到阻碍[7 − 8]。

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key biodiversity areas，

KBAs）是指有助于全球生物多样性持续的区域，

包括对陆地、淡水和海洋生态系统中濒危动植物

至关重要的栖息地[9]。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成员组

织积极推进全球范围的协商合作进程，努力在生

物多样性关键区域识别的总体方法上达成一致。

目前，KBAs识别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与

技术框架及较为丰富的应用与实践经验，并且在

全球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开展了相应的工作。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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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本学者曾基于脆弱性和不可替代性，确定了

日本热点地区的优先位点，并重点识别了日本自

然保护区系统中的空白[10]。Schouten等[11] 利用网

格法，将荷兰划分为 5 km×5 km的公里网格，基于

双向指示性物种分析对荷兰的无脊椎动物、爬行

动物和植物等多个类群进行了生物多样性关键区

域识别。国内学者较早地提出了分区、分类保护

的想法[12 − 17]，不同的生物多样地区应采取不同的

保护方式。特别在近几年也有较多的实践工作。

孙工棋等[18] 以中国陆生濒危哺乳动物为主要研究

对象，以 1 434个生态功能小区为规划单元，根据

物种分布数据，结合规划单位内生态敏感性和保

护优先性，研究提出了 89个生态功能小区的优先

保护规划建议。Dong等[19] 使用中国 3 061种陆地

脊椎动物和植物的分布数据，利用 40 km×40 km
的网格分辨率识别中国的潜在 KBAs，并定义了保

护中国 30%和 50%土地所需要保护的优先区域

范围。但是上述研究由于划分网格的尺寸较大，

精度不够，不能很好地在小尺度区域范围内识别

KBAs。随着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深入和管理

机制的需求，开展中国 KBAs识别与评估确定优

先保护区域，将成为当前有效实现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重要途径。随着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建设的深

入，也需要在国家公园范围内识别 KBAs，并把国

家公园作为重点关注的区域加以保护。然而，据

本研究团队所知，目前中国国家公园内还没有开

展过 KBAs的识别。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属于全球 34个生物

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具有丰富的植物多样性[20]。

尽管海南已经建立了国家公园，但仍面临着保护

区域过大、物种本底资源不清楚的问题，且在经费

和保护人力物力有限的情况下，识别最迫切需要

保护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有利于提高国家公园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率。《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优先保护物种名录》（以下简称《优先物种名

录》）应运而生，于 2022年由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管理局和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联合在海口发

布，2024年正式出版发行[21]。该《优先物种名录》

包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范围内分布的脊椎动

物、高等植物、大型真菌 3大类群的保护物种。优

先保护评价指标体系主要从物种的濒危系数、遗

传系数、繁殖难易系数、遇见率、利用价值、生态

价值、科研价值等方面考虑 [22]，主要参照的是

《IUCN红色名录》、《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和《国家重点保护物种名录》[23 − 25]。《优先物种名

录》除了考虑《IUCN红色名录》中的受威胁物种

外，还考虑了国家重点保护物种以及不属于国家

重点保护但在海南具有重要地位的特有种或极小

种群物种，正好可以弥补 IUCN发布的 KBAs识别

标准在识别小区域范围的不足。

本研究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区域

为研究地点，通过 1 km×1 km公里网格的植物调

查，在物种层面，基于《优先物种名录》以优先保护

物种作为识别 KBAs的依据，按优先保护物种在

样地内出现的频次进行 KBAs识别，以期能够具

体指导吊罗山分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同时

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或者中国其他国家公园

相关识别工作提供案例参考。 

1　材料方法
 

1.1    研究区域概况　吊罗山国家公园位于海南岛

东南部，地处 18°38′42″—18°50′22″N、109°41′38″—

110°4′46″E，属于东亚海洋性热带季风气候，年均

气温为 20.8 ℃，最热月均温 23.9 ℃，最冷月均温

16.3 ℃，年降雨量充沛，达 1 870～2 760 mm，干湿

季节划分明显[26]。吊罗山国家公园总面积约 447 km2，

其中，核心保护区 262 km2，一般控制区 185 km2。

研究区域位于吊罗山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海

拔高度在 50～1 499 m[27]。吊罗山分局通过设立管

护站的形式进行分区管理，一共为 8个管护辖区，

分别为什玲管护辖区、北坡管护辖区、南喜管护辖

区、帮岭管护辖区、新丰管护辖区、新安管护辖

区、白水管护辖区、黎安管护辖区。成土母岩为花

岗岩和闪长岩，300 m海拔以下土壤为黄色砖红

壤，300 m海拔以上土壤为山地黄壤[28]。吊罗山地

区山泉众多，水资源非常丰富，光、热和水分等自

然环境较优越，孕育了丰富的植物资源。

吊罗山地区有多种植被类型，不仅有许多原

始林，还有不少次生林[29]。吊罗山具有鲜明的山地

垂直气候变化，随着海拔高度的变化，降雨量、相

对湿度递增，云雾增多[30]。根据海拔不同，自上而

下，可分为山地常绿阔叶矮林、热带山地常绿阔叶

林、热带山地雨林、热带季雨林和热带低地雨林

等。山地常绿阔叶矮林多分布在海拔 1 000 m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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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各个山顶，因为海拔较高，分布着一定比例的

中温带植物物种成分[31]。 

1.2    样地设置和调查　网格法是国际上广泛采用

的生物多样性调查取样方法，网格法能获得更加

均匀的物种分布数据，同时也能规避行政区变化

等带来的问题，许多国家和地区均采用网格法开

展过生物多样性调查[32]。本研究为识别海南热带

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核心保护区植物类群的 KBAs，
结合最新的由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出版的《海

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优先保护物种名录》，采用

1 km×1 km的公里网格法进行植物多样性调查，网

格文件采用WGS_1984_Albers投影坐标系统，将核

心保护区域均匀划分为大小一致的公里网格，仅保

留有超过 90%面积分布的有自然林的公里网格，

剔除有分布面积大于 10%的人工林（如槟榔林、

橡胶林、桉树林、农田等）的公里网格，最终保留

有 195个公里网格（图 1）。每个公里网格内随机设

置一个 20 m×20 m的样方进行野外调查，各样方

中心点间距不低于 500 m。调查样方内所有被列入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优先保护物种名录》的高

等植物（包括苔藓、蕨类植物、裸子植物和被子植

物），记录其物种名、数量，记录样方海拔等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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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 Legend

一般控制区 General control area
核心保护区 Core protected area

取样方点 sampling points

深绿色表示核心保护区，浅绿色表示一般控制区，实心圆红点表示拟定取样方。
The dark green color represents the core protection area; the light green color represents the general control area; the solid

red dots represent the proposed sampling area.
图 1    公里网格分布图

Fig. 1    Kilometer grid distribution map
 
 

1.3    KBAs的识别方法　《优先物种名录》包含了

受威胁物种、国家重点保护物种、生态系统关键物

种以及海南具有重要地位的特有种或极小种群物

种，同时对于评估那些在全球无危的物种但在中国

或者海南区域内却可能是极度濒危的或受威胁的

物种具有重要作用，它从区域尺度上进行物种濒

危等级的评估，避免因评估尺度的差异导致对物

种保护力度的减弱。《优先物种名录》中的植物类

群以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海南特有植物、海南分布

中心植物以及其他濒危植物为基础优选了植物 103
种，包括坡垒（Hopea hainanensis）、降香（Dalbergia
odorifera）、 海 南 油 杉 （Keteleeria  hainanensis）、
海 南 鹤 顶 兰 （Phaius  hainanensis）、 卷 萼 兜 兰

（Paphiopedilum appletonianum）、石碌含笑（Michelia
shiluensis）、海南粗榧（Cephalotaxus hainanensis）、
海 南 蝴 蝶 兰 （Phalaenopsis  hainanensis）、 土 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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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Aquilaria  sinensis）、 海 南 龙 血 树 （Dracaena
cambodiana）等 103个物种。

对野外调查到的植物名录进行整理，依据《优

先物种名录》确定用于 KBAs识别的优先保护物

种，作为研究物种。随后，根据优先保护物种在公

里网格内出现的频次进行 KBAs识别，在 195个

公里网格内，分别尝试了在不同优先保护物种触

发阈值下所识别出来的 KBAs，如在优先保护物种

数 n≥1、n≥2、n≥3等情况下识别出来的 KBAs。
在确定最佳识别比例时，综合考量了《昆明–蒙特

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出的到 2030年保护

至少 30%土地的目标，以及研究区域的实际情况，

确定最合适的优先保护物种触发阈值。同时，鉴

于研究区域为吊罗山管护辖区的核心保护区，因

此有必要考虑更高的识别比例，即识别比例达到

50%～60%的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2.1    植物群落的物种组成　通过对野外调查的数

据进行整理，在完成的 195个公里网格中，共调查

到植物 87科 234属 457种（含种下等级），包括乔

木 365种、灌木 55种，草本 36种、藤本 1种。所

调查到的 457种物种中，列入《优先物种名录》中

的植物 67种，占所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优先

保护植物物种数的 65.05%，其中苔藓植物 2种，蕨

类植物 12种，裸子植物 6种，被子植物 47种（图 2）。
具体而言，植物物种的野外调查数据整理过程中

物种的分类信息主要参考以下名录：物种定名参

考《中国在线植物志》（http://frps.Iplant.cn/）、中国

野外标本馆（CFH）（http://www.cfh.ac.cn/）；优先保

护物种参考《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优先保护物

种名录》。所有收集和整理的资料均由相关专家

进行核对。 

2.2    基于《优先物种名录》中优先保护植物的

KBAs识别结果　根据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颁

布的《优先物种名录》进行识别 ，在所调查的

195个样地中，分布有优先保护植物（n≥1）的样地

共 190个，占比 97.44%（图 3−A）。尝试调整样地

内优先保护物种的触发阈值，有 2种及以上优先

保护物种的样地有 176个，占比 90.26%（图 3−B）；
有 3种及以上优先保护物种的样地有 134个，占

比 68.72%（图 3−C）；有 4种及以上优先保护物种

的样地有 112个，占比 57.44%（图 3−D）；有 5种及

以上优先保护物种的样地有 78个，占比 40.00%
（图 3−E）；有 6种及以上优先保护物种的样地有

50个，占比 25.64%（图 3−F）。当样地内的优先保

护物种数 7种及以上时，满足条件的样地较少，整

体识别比例均小于 15%。在本次调查中，样地内

优先保护数最多达 10种，详见表 1。
结合《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提出的到 2030年保护至少 30%土地的目标，根据

各个类群的叠加结果，可知当样地内的优先保护

物种至少 6种时，所识别出来的保护区域范围基

本上已经能够满足该目标，但考虑到本研究识别

的区域为吊罗山管护辖区的核心保护区，所以识

别比例达到 50%～60%较为合理，即样地内的优

先保护物种 n≥4时，识别出来的样地有 112个，

占比 57.44%。 

2.3    识别的 KBAs在各个管护辖区的分布情况

主要对比了优先保护物种数 n≥4、n≥3和 n≥
2的情况下识别的 KBAs在不同管护辖区的分布

情况，结果见表 2。整体来看，各管护辖区内识别

的 KBAs数量呈现出显著差异。其中，白水管

护辖区、新安管护辖区和南喜管护辖区在识别

KBAs方面表现突出，识别出的 KBAs比例较高，

对整体识别结果的贡献较为显著。同时，随着所

需优先保护物种数量的增加，各管护辖区识别出

的 KBA数量普遍减少。当优先保护物种数 n≥4
时，白水管护辖区识别出 34个 KBAs，占比 79.07%；

新安管护辖区识别出 29个 KBAs，占比 69.05%；

南喜管护辖区识别出 22个 KBAs，占比 51.16%。

此时，195个样地一共有 112个样地被识别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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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野外调查到的优先保护植物物种组成
Fig. 2    Species composition of priority protected plants

surveyed in the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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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As，这 3个管护辖区对整体识别结果的贡献率

高达到 75.89%。此外，随着样地内的优先保护物

种数从至少 2种增加至少 4种时，各个管护辖区

所识别出来的 KBAs数量在逐渐减少。由此可

见，白水管护辖区、新安管护辖区和南喜管护辖区

在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更高的保护价值，应

被优先考虑并给予更多的保护资源支持。同时，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优先保护物种数 n≥2时，

什岭管护辖区和北坡管护辖区的识别比例高达

100%，但这两个管护辖区本身分布的样地数较少，

对整体识别结果的贡献率较低，分别为 1.14%和

6.25%。 

3　讨　论
 

3.1    不同触发阈值下吊罗山核心保护区的 KBAs

识别比例　根据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基于《优先保

护物种名录》，在不同优先保护物种触发阈值下，

吊罗山核心保护区范围内识别出来的 KBAs比例

不同，一共有 67种优先保护植物，在 195个公里

网格中，有优先物种分布的网格一共有 190个，

 

优先保护物种数 ≥1 种
No. of priority protected species≥1

N N

N N

N N

0 5 km 公里网格 km grid
吊罗山分局
Diaoluoshan Sub-bureau

0 5 km 公里网格 km grid
吊罗山分局
Diaoluoshan Sub-bureau

0 5 km 公里网格 km grid
吊罗山分局
Diaoluoshan Sub-bureau

0 5 km 公里网格 km grid
吊罗山分局
Diaoluoshan Sub-bureau

0 5 km 公里网格 km grid
吊罗山分局
Diaoluoshan Sub-bureau

0 5 km 公里网格 km grid
吊罗山分局
Diaoluoshan Sub-bureau

A B

C D

E F

优先保护物种数 ≥2 种
No. of priority protected species≥2

优先保护物种数 ≥3 种
No. of priority protected species≥3

优先保护物种数 ≥4 种
No. of priority protected species≥4

优先保护物种数 ≥5 种
No. of priority protected species≥5

优先保护物种数 ≥6 种
No. of priority protected species≥6

绿色网格表示识别为 KBAs的样地；黄色网格表示没有被识别为 KBAs的样地；浅蓝色区域主要为一般控制区及核心
保护区内人工林面积超过 90%的区域，未进行识别。

Green grids indicate plots identified as KBAs; yellow grids indicate plots not identified as KBAs; light blue areas are mainly
general control areas and areas with more than 90% of the plantation area in the core protected area, which are not identified.

图 3    基于优先保护植物物种识别的 KBAs范围图
Fig. 3    Extent map of KBAs based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priority protected plant spe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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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 97.44%。这里存在一个问题，怎么确定识别

KBAs的触发阈值？以《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

多样性框架》提出的到 2030年保护至少 30%土地

的目标为例，当样地内有 5种及以上或 6种以上

优先保护物种时，195个样地内的 KBAs识别比结

果基本满足 30%的土地的目标，但考虑到识别的

区域为吊罗山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尝试适当

调整触发阈值，当识别优先保护物种≥4时，57.44%

的识别比例较为合理，此时满足条件的优先保护

物种有 62种，占所有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优先

保护植物物种数（103种）的 60.19%，占本次野外

调查到的优先保护物种（67种）的 93.93%。对比

其他国家和地区的 KBAs识别结果发现，日本在

全域范围内一共识别出 228个地点为 KBAs，其中

识别出来的陆地部分总面积为 66 000 km2，占陆地

面积的 17.6%[10]（表 3），在所有识别出来的 KBAs
中，约有 9%的KBAs被纳入现有保护区内，对KBAs
的保护和管理还存在不足。与之情况类似的国家

和地区还有土耳其[33] 和马其顿[34]，纳入现有保护

区的 KBAs比例不高；与之相反的是印度–缅甸地

区 [35]、上几内亚 [36] 和菲律宾 [37]，在它们识别出来

的 KBAs中，有较高比例的 KBAs已经被纳入了

现有保护区。通过以上可以发现，目前仍存在KBAs
识别区域与现有保护区区域之间的差异，潜在的

影响是一方面存在保护空缺，另一方面是保护价

值没有那么重要的区域被纳入保护体系之中，出

现该情况可能的一个原因就是 KBAs被用于指导

保护区建设的例子较少，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保护

区快速扩张的时期早于 KBAs识别进程。参考以

上国家和地区的识别情况，结合研究区域的实际

情况，最终确定的触发阈值为优先保护物种 n≥4

 

表 1    不同数量优先保护植物的 KBAs识别情况

Tab. 1　Triggering of KBAs by different numbers of priority
protected plants

优先保护物种数（≥）
No. of priority
protected species

满足条件的样地个数
No. of plots

占比/%
Percentage/%

1 190 97.44

2 176 90.26

3 134 68.72

4 112 57.44

5 78 40.00

6 50 25.64

7 27 13.85

8 14 7.18

9 4 2.05

10 3 1.54

 

表 2    识别的 KBAs在各个管护辖区的分布情况结果

Tab. 2　The distribution of identified KBAs in each station

名称
Name

样地总数
No. of
plot

优先保护物种数≥4
priority protected

species≥4

优先保护物种数≥3
priority protected

species≥3

优先保护物种数≥2
priority protected

species≥2
KBAs数量
No. of
KBAs

占比/%
Percentage/%

KBAs数量
No. of
KBAs

占比/%
Percentage/%

KBAs数量
No. of
KBAs

占比/%
Percentage/%

什玲管护辖区
Shiling Management Jurisdictions 2 1 50.00 2 100.00 2 100.00

北坡管护辖区
Beipo Management Jurisdictions 11 4 36.36 5 45.45 11 100.00

南喜管护辖区
Nanxi Management Jurisdictions 43 22 51.16 31 72.09 38 88.37

帮岭管护辖区
Bangling Management Jurisdictions 33 13 39.39 17 51.52 27 81.82

新丰管护辖区
Xinfeng Management Jurisdictions 11 6 54.55 7 63.64 9 81.82

新安管护辖区
Xin'an Management Jurisdictions 42 29 69.05 32 76.19 40 95.24

白水管护辖区
Baishui Management Jurisdictions 43 34 79.07 36 83.72 40 93.02

黎安管护辖区
Li'an Management Jurisdictions 10 3 30.00 4 40.00 9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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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合适。 

3.2    不同管护站之间 KBAs识别结果的差异　根

据结果可知，白水管护辖区、新安管护辖区和南喜

管护辖区识别出来的 KBAs比例较高，在优先保

护物种数 n≥4时，3个管护辖区内一共识别出

85个 KBAs，对整体识别 KBAs结果的贡献率高

达到 75.89%。因为 8个管护辖区之间的管护辖区

面积均不相同，分布公里网格的数量也不相同，白

水管护辖区、新安管护辖区和南喜管护辖区公里

网格的分布数量最多，分别有 43、42和 43个，对

于识别出来 KBAs较多的区域，在日后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的日常管理之中适当的资源倾斜进行合

理保护。以往关于海南自然保护体系的研究侧重

于保护区威胁的分析并从政策角度提出保护生物

多样性的建议[38 − 40]，有些则从森林生态系统保护

角度提出保护体系建设的建议[41]，有些则通过对岛

内生态系统脆弱性的评价提出脆弱区的保护对

策[42]，也有侧重于保护体系的空间布局分析[43]。而

本研究则侧重于对现有国家公园范围进行 KBAs
识别，更具体的指导保护行动的展开。 

3.3    研究不足　一方面，本研究利用 1 km×1 km
的公里网格进行野外调查，研究区域被均匀地划分

成大小统一的网格，鉴于经费和人力限制，本研究

团队在网格内随机选择 1个小样方进行植物调查，

从而获得植物分布数据，但相比于 1 km×1 km公

里网格的面积，调查的 20 m×20 m的植物样方还

存在面积较小的问题，后续的调查中，建议考虑在

公里网格内进行样方调查的同时也可在网格内设

置 1～2条样线，将网格法和样线法相结合，尽可

能的包含样地内不同的地形和海拔，进行补充调查。

另一方面，本研究基于优先保护物种去识别

KBAs，但该方法局限于物种层面，未来关于国家

公园范围内的 KBAs识别还应该包括从生态系统

层面进行识别。生物多样性是一个由物种、种群、

群落和生态系统构成的等级系统，它不仅包括物

种、物种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物种与环境间的相互

作用，而且也包括非生物过程（如生境干扰）。因

此，物种的保护必须与群落和生态系统保护相结

合 [44 − 46]。为了更全面地识别国家公园范围内的

KBAs，未来的研究应借鉴已有的生态系统层面识

别方法。例如，陈国科等 [47] 参照 Rodríguez等 [48]

的评估体系，对辽河三角洲 4个自然生态系统受

威胁等级进行评估；同时，他们还根据 IUCN生态

系统红色名录标准[49]，评估了中国森林群系的风险

状况，确定了受威胁森林生态系统名录[50]。此外，

还有研究通过确定特有、受威胁和稀有物种热点

区域之间的空间一致性来确定可以代表中国西南

地区维管植物的指标，进而识别优先保护区[51]。这

些研究成果为本研究团队从物种至生态系统层面

深入识别 KBAs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启示。

 

表 3    不同国家地区识别出来的 KBAs的以及纳入保护区的 KBAs占比

Tab. 3　Proportion of KBAs identified and included in protected areas by country and region

国家/地区
Country/Region

面积/km2

Area/km2

KBAs面积/km2

Area of KBAs/km2

KBAs数量
No. of KBAs

KBAs面积占比/%
KBAs area percentage/%

纳入保护区的KBAs/%
KBAs included in protected areas/%

日本
Japan 374 773 68 265 228 17.6 9

土耳其
Turkey 783 600 204 568.84 303 26 14

马其顿
Macedonia 25 713 9 670 42 38 19

菲律宾
Philippines 51 249 70 849.96 228 221* 402*

印度–缅甸
indo-Burma 2 237 285 258 085 438 11.5 57.8

上几内亚
Upper Guinea 989 965 133 107 154 13 63

　　注：1*. 22%表示陆地与海洋KBAs面积占比之和，其中陆地KBAs面积占比为20%，海洋KBAs面积占比为2%；2*.40%表
示22%的KBAs纳入现有保护区与18%的KBAs得到部分保护。
　　Note: 1*. The 22% represents the combined area proportion of KBAs on land and in the ocean, with 20% being the area
proportion of KBAs on land and 2% being the area proportion of KBAs in the ocean. 2*.40% indicates that 22% of the KBAs are
incorporated into existing protected areas and 18% of KBAs are partially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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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在识别 KBAs时，主要

依据优先保护植物，未能充分考虑不同物种的独

特属性和系统保护规划中的不可替代性，为了更

全面地在国家公园范围内进行 KBAs识别，未来

的研究应综合考虑多个指标，包括物种的多样性、

濒危程度、不可替代性，以及生态系统的价值等。 

4　结　论

本研究针对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吊罗山片

区的植物类群生物多样性关键区域（KBAs）进行了

系统性的识别研究，首次在中国国家公园范围内

识别 KBAs。本研究尝试以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

园管理局和海南国家公园研究院联合发布的《优

先保护物种名录》为基础进行 KBAs的划定，发现

基于《优先保护物种名录》识别 KBAs的方法能够

精确地定位到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区域，这些

区域往往也是珍稀濒危物种的主要栖息地。与传

统方法相比，本研究方法更加聚焦于特定物种的

保护需求，特别是那些在全球或区域范围内具有

极高保护价值的物种，从而提高了保护措施的针

对性和有效性。其次，为未来在海南热带雨林国

家公园范围内全面开展 KBAs识别提供方法参

考，同时，为中国其他国家公园相关工作提供典型

案例。未来，建议进一步加强对这些 KBAs的监

测和保护力度，开展多类群生物多样性调查，进行

KBAs识别，同时探索更多基于物种保护需求的生

物多样性保护方法，以更好地应对全球生物多样

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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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fication of key biodiversity areas (KBAs) in Diaoluo mountain,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ZHANG Ze1#,   SHI Youhai1,3,   ZHANG Changda2,   DU Yanjun1*
（1. School of Tropical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School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Affairs, School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000, China; 2. Diaoluoshan Sub-bureau of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Administration, Lingshui, Hainan 572400, China;
3. Hainan Key Laboratory for Biology of Tropical Ornamental Plant Germpla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570228, China）

Abstract：To identify Key Biodiversity Areas (KBAs) within national parks and allocate limited conservation
resources effectively, this study takes the Diaoluo Mountain core protection area of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as  a  case  study.  A  grid-based  methodology  was  employed  to  conduct  plant  taxa  surveys,  and
priority  plant  species  within  the  study  area  we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Checklist  of  Priority  Protected
Species  in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KBAs were  identified  based  on  the  number  of  priority
protected species present within the sample plots.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a total of 67 priority protected plant
species were recorded in the 195 surveyed sample plots, which accounted for 65.05% of all priority protected
plant species listed in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When the number of priority protected species
was  no  less  than  4,  the  proportion  of  plots  identified  as  KBAs  was  57.44%.  When  the  number  of  priority
protected species was no less than 5, the proportion of KBA-identified plots was 40.00%. When the number of
priority protected species was no less than 6, the proportion of KBA-identified plots was 25.64%. The Baishui、
Xin'an  and  Nanxi  management  jurisdictions  have  higher  conservation  value,  contributing  over  70%  to  the
overall KBAs identification results. This study provides critical insights into plant conservation within Diaoluo
Mountain National Park and offers specific guidance for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ctions in national parks. It
also delivers vital technical support for systematic KBA identification in 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 serving as a model for similar efforts in China's national park system.
Keywords：Hainan  Tropical  Rainforest  National  Park；Key  Biodiversity  Areas；KBAs；Checklist  of  Priority

Protected Species；Plant Tax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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